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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城锡伯族博物馆有这样一幅画，
画题是 《世界上最小的士兵》。画面呈现
的是一个关于忠诚与爱国精神的传奇故
事。

在我国的56个民族中，自古就有一个
以军人形象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民族——
锡伯族。他们为国远征、万里戍边的英雄
壮举，诠释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
不息的民族精神。

公元 1764 年，清政
府为了巩固西北边

陲，决定从盛京
（今沈阳）等
地抽调部分
优秀锡伯族
官兵及其家
眷西迁至新

疆伊犁。在当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1020
名锡伯族官兵连同家眷2255人共在册3275
人，怀着对祖国无限的忠诚与热爱，毅然
踏上了这场万里征程。

西迁之路充满了艰难险阻，他们穿越
了茫茫草原、崇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不仅
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应对随时可
能出现的各种险情和突发事件。西迁途
中，队伍中不断有官兵因架桥修路和守护
队伍而牺牲。然而，生命的消逝并没有削
弱他们的斗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保卫
祖国的决心。与此同时，新的生命也在不
断诞生。在艰苦的行军途中，350 名婴儿
呱呱坠地。这些婴儿的出生，为西迁队伍
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力量。

经过艰苦跋涉，锡伯族军民凭借着坚
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祖国的忠诚，终于于
1765年农历七月抵达了伊犁将军府。清政

府原规定3年时间完成西迁，结果他们仅
用了不到1年4个月就走完了全程。

按照惯例，将军要对西迁队伍进行检
阅和点名。当念到那些在途中牺牲的官兵
名字时，一个个怀抱婴儿的妇女走上前，
大声回应：“到！”将军感到很诧异，问起
缘由，回答是，怀中的婴儿是行军途中亡
故士兵的血脉，将继续替父完成保家卫国
的使命。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将军，也感动了在
场的所有人。将军意识到，这些婴儿虽然
年幼，但他们已经肩负起了保卫祖国的重
任，也成了锡伯族人民的希望和未来。将
军将这一情况上报朝廷，乾隆皇帝听后深
受感动，下诏：西迁途中的锡伯族男婴一
出生就是国家军人，享受国家军饷。从这
一刻起，这些婴儿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
士兵”，这些“最小的士兵”将继承父辈

们的英勇与忠诚，继续为保卫祖国贡献自
己的力量。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美丽的传说、
一个悲壮的故事，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历
史事实定格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但是他们
的故事已经在锡伯族人民中传为佳话，成
了锡伯族人民英勇无畏、对祖国忠诚的爱
国精神象征，他们的精神已经根植于每一
个锡伯族家庭，融入每一个锡伯族同胞的
血液中传承万代，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锡
伯族人民要永远忠于祖国、热爱祖国、保
卫祖国、奉献祖国。

……
如今，锡伯族人民依然坚守在祖国的

边疆。他们讲述着祖先的故事，继承着先
辈们的爱国精神，继续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贡献自己的力量。

世界上最小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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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是成长的
入场券

时光如白驹过隙，眨眼间我便
从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小奶娃长
成了心灵手巧、能说会道的大姑
娘。这匆匆的岁月虽带走了我稚嫩
的脸庞，却带不走我那埋藏在内心
深处浓浓的留恋……

七岁那年，有一天阳光明媚，蔚
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知了在树上兴
高采烈地叫着。我正在沙坑里玩，
妈妈突然跑来，看到我二话没说便
慌慌张张地拉我上了车。一路上妈
妈紧抿着嘴唇，神色焦急。看着如
此反常的妈妈我既紧张又担心：“一
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先让妈妈专心
开车，一会儿应该就知道了。”

没多大工夫我们来到了医院。
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时不时与我擦
肩而过，妈妈拉着迷迷糊糊的我，跑
到一扇门前，推开门，眼前的一幕让
我至今难忘：外婆身上插着管子，脸
色那么苍白。

我急忙跑到外婆身边抓住她的
手，外婆的手那么凉！“外婆！外
婆！”我想摇醒外婆，但妈妈拉住了
我。我不甘心地又喊了几声：“外
婆！外婆！”外婆还是没回应，就像
是睡着了一般。

我记得当时妈妈和医生说了很
长时间的话，最后还签了字。接着
外婆就被推进了手术室。随着手术
室外红色的灯亮起，我也呆若木鸡
地坐在外面冰凉的凳子上，妈妈一
直抽泣着，祈祷着外婆能够平安无
事。漫长的等待后，绿色的灯终于
亮了，医生出来跟妈妈说了几句话，
妈妈突然放声大哭起来，那时的我
不懂，妈妈为什么要哭？

过了几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
那里摆放着一口棺材，里面躺着外
婆，她打扮得很好看，可外婆却还是
一动不动，还是像我之前见到的那
般沉沉地睡着。妈妈在一旁哭，爸
也在哭。没一会儿，几个人把棺材
埋进了土里，这时我才如梦初醒般
地恍惚过来，大声哭喊着：“外婆！
外婆！上次的好吃的你还没给我买
呢！从现在开始我好好吃饭，您能
不能回来啊！您能不能回来呀！外
婆……”我哭得双眼肿得像杏子那
么大。

过了一周，妈妈和爸爸看上去
恢复到了以前那样，没见他们再哭
过，但我却迟迟缓不过来。妈妈看
不下去，对我说：“你要知道，没有人
会陪伴你一辈子，你要学会接受亲
人的离开。”那时我不懂又好像听懂
了妈妈说的这句话。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才渐渐领悟了妈妈这句话的
意思。

虽然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想念外
婆，想到她再也不能陪伴在我的身
边我还是会很难过，但我知道，这是
我成长中必须要学会接受的事，因
为这是我成长路上不得不持有的入
场券。

指导老师：王冰

“五一”假期第一天，正处暮春之日，当
我们驶入云洗山舍小院时，手机显示已接近
晚上九点。

乡村夜晚“含黑量”高，七八点开始，夜
色越来越浓，山坡、树木和房屋，无论大大小
小、远远近近，都隐藏在黑暗之中。黑暗是
乡村世界每天的集体归宿。汽车大灯只能
照射短短窄窄一段距离。如果不是自己老
家，准确找到小院的门也是一道难题。

刚打开车门，还没跨下车，一股香气潜
入鼻腔，像是早已候着的，车门仅启一条缝
隙，香气就钻了进来。

我们敞开车门，从车里出来，三个人完
全被香气包围。这分明是花的清香。

妻子说：“香！”
儿子问：“怎么这么香？”
我同样奇怪：“哪里来的这么香？”
此刻已感觉满院盈香。三个人不约而

同寻找香气来源，目光探向院子幽暗的角角
落落。

年迈的父母迎上来，面对我们的好奇
心，他们似乎被问懵了，一下子也答不上来。

我记得靠着围墙有几盆兰花，上周回来
时兰花开得正盛，凑近兰花可闻隐隐幽香，
但在完全开放的室外，丝丝缕缕的兰花香，
不可能充盈整个院子。

我们顾不上取东西，四下散开，使劲嗅
着，最大限度地享受突如其来的香味。

漫天而来的香气，清新而馥郁，淡雅而
浓烈，近在咫尺又似天外而来。于乡村之
夜，闻了竟无一丝杂味。

我与父母打趣说：“你们真有福啊，天
天闻香。”父母却认为我们小题大做，山里
总是这样，有什么香不香的。山中四季有
花，满眼皆绿，他们一辈子亲近野花野
草，这类似于文人笔下“入芝兰之室久而
不闻其香”吧。

我偶抬头，立刻明白这是樟树花香。
院子外紧挨两棵古樟树，其中一棵由四

株组成，像是四兄弟齐齐生长。它们的枝丫
向院子上空倾斜、下垂，有一根枝条甚至让
我们站在院中抬手可触。

我每次回去，都喜欢把汽车停在樟树浓
荫下，既遮阴又挡雨。第二天从小院出发
后，落在车体上的叶子和花瓣，随着汽车行
驶，一路飘起散落，沿途分香。

家人们恍然大悟：“哦，是香樟树的花
香！”

空中有数不尽的樟花，在夜色中波涛汹
涌。此时，只有最低的几丛，依稀可辨。花
香从上空往下沉，越接近地面浓度越高，我
们都被花香包裹了。

几粒樟花落在脸上，掉到地面。细细
的，黄中带绿，绿中显黄。我们相互打
量，对方衣服上、头发间，都停留许多樟
花。

我出生时，这两棵樟树已经成年。小时
候，我常常抬头仰望它们，用目光寻找躲在
密密树叶中的猫头鹰，它们是我对参天大树
的天生印象。我年年见证他们在初春换叶、
春末开花、晚秋结果。但是，从来没有闻到
过今晚这么隆重的香气。

世人皆知樟木香。用它制成家具，满屋
清馨怡人。香樟木的特殊香气还具有实用
功能，能驱虫防霉，防止衣服腐蚀，所以很多
人家的衣柜里放一块樟木板。而专门的书
画箱，大多用樟木做成。有人来我家，想截
一根枝条，放在汽车上当作清香剂，我们一
概拒绝，无形中充当了香樟树的守护人。枯
落的小枝条，掉在院中，我们把他捡起来，闻
着也是神清心宁。

而我家最懂樟叶香。开门即见绿巨人，
每天与数不清的叶片打招呼，每一叶片都口
吐芳香。什么时候的樟叶最香？是刚换上
嫩嫩的新叶，还是夏秋之际厚厚的肥叶，或
者是成熟飘零红黄的落叶？我们每一天都
在享受，甚至闻一闻叶香，就分辨得出这是
什么季节的樟树叶子。

樟花的香一直被我忽视。它们既不红
也不黄，花色朴素低调，不赶早抢在叶片长
大之前开放，一出生就被浓密的叶子掩映，
似乎缺乏明星花的基本素质。微小，带着细
细的绒毛，香味羞羞。但是数量实在太多
了，它们聚集在一棵树上，那香气就有了超
级能量。

这真是奇异的花香。也许因为在夜
晚，雾气开始生发，空气流动滞缓，在我
们刚回到家的这段时间，把香气能量解锁
了。

香樟树的花很细，与它们庞大的身躯不
成比例。与之相反，有时细细一根草，居然
长出比自身大几十倍的花朵。但是樟花繁
多，总是千军万马同时出现。一年中，香樟
树只有在开花时，身体最为丰腴。丰腴的身
体，散发自然体香。

我们赶忙掏出手机拍照，无奈技术不
好，大家都拍不出夜里樟花的真面孔。画面
中，黑色背景上，一团一团的绿色和嫩黄，形
成重重叠叠山峰。

地上已经铺满樟花，小米粒一样，不
像树上落下来，而是从地面长出来一样。
我舍不得踩上它们，可是怎么也避免不
了，樟花粒在脚底裂开，直至伴我进家
门，粘满鞋底。

夜寻香
□黄玉林


